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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明的悖反：李少君诗歌中的“神”

冯　强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自然与文明的悖反是李少君诗歌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先后提出的“草根写作”和“新红颜写作”创作主张
在深层次里都与这相关联；李少君诗歌里的“神”，是他努力在自然和文明的悖反中寻求平衡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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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拾笔之后，李少君最为人所知的诗歌大概
是《神降临的小站》（收入《草根集》，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在序言《自然的庙堂》里，他重提
“自然乃庙堂，山水是我的导师”。在中西方诗歌差

异的背景下，这个问题自有深意：对中国当代诗人

来说，如何让自己的诗歌接上传统气脉仍然是一门

异常紧要的功课。

论及《河流与村庄》时，李少君认为：“我的诗

歌乃是神赐，冥冥中，乃是伟大的自然和诗歌传统

给了我灵感，是自然的回音，传统的余响，是我内心

的感悟与致敬使我重新写作。”这里，李少君将“诗

歌”“神赐”“自然”和“传统”做了化约处理，他将中

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价值给予了自然，因为自然让

中国诗人获得安慰温暖，自然由此成为诗人们的

“神圣殿堂”，由此，“诗歌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从

这个意义上说，李少君诗歌中的“神”不同于西方犹

太教新教中的一神，而是另有所指，这一所指须放

到传统、诗歌和自然的语境中来理解。他认为“西

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

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

诗人就是人间的上帝，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

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

张的”，而“中国诗人们向来相对是心平气和的，如

苏东坡般，即使经常身处逆境，也总是微笑着悲悯

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将一切融化在

诗歌中，在诗歌中化解一切。”这里我们需要注意，

在他那里，西方的诗人有一个“上帝”的潜立场，而

中国诗人的隐蔽背景则是“自然”，前者对抗、批判，

后者包容、化解。而诗歌则是通向这一自然的最佳

途径，诗歌就是修炼：“诗歌就是最好的内功修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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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从中通向大道。因此，诗歌是具有宗教意义

的结晶体，是一点一点修炼、淬取的精髓。”这里，李

少君为自然笼上一层人文关怀的气息，即他那里自

然不是纯粹的，而是被人文关怀过滤的、清洗的自

然，是理想的自然。否则就像米沃什所说，“竞争是

大自然在人类社会的一个延伸”，或者像海子，“如

果你热爱大自然，你就必须热爱大自然的肮脏”［１］。

李少君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看看他的《雪国》：

雪创造的世界，也被雪辖治

飞鸟被雪藏了，猛兽也是

连鸟鸣也消失在丛林里

整个世界都被霸道的寒冷专制禁锢

连院子里的一丛杂草，也凝结成了一朵冰花

被雪藏的还有城镇、村落

以及人的踪迹和喧哗的声响

但有两匹马不知从何处突然奔跑出来

马蹄踩踏得积雪和冻土吱喳作响

群犬大吠，冲破寂静的清晨

只有每一间小木屋屋顶缓缓飘散的炊烟

以及从山那边逐渐呈现的朦胧晨曦

证明着这里还有人的气息与动静

证明着这个世界仍然还有生活、自由与美

《雪国》的前半部分为我们呈现了自然几乎最

终战胜文明与秩序的景象———杜甫晚年的诗歌不

乏这种凄凉［２］———然而从中间“两匹马不知从何处

突然奔跑出来”，文风陡地一转，一个潇湘雅人将大

风雪压阵下北方村庄的生机描写得这样响亮，实属

难得。后面紧跟上缓缓的炊烟，又让上文急骤的动

感安顿下来，把北方清冽空气里的“生活、自由与

美”散发出来。我举《雪国》，是因它最好地呈现出

了李少君诗歌中自然与文明的悖反。像诗人多多

可以同时写出《锁住的方向》和《锁不住的方向》，

李少君的诗歌里也有这种隐蔽的反转，比如《海上

小调》是《鄱阳湖边》的反转，《夜行》是《石梅小镇》

的反转。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然与人类

文明秩序的深层次冲突之一，即自然对文明的隐蔽

威胁。另一种冲突在他那里也很明显，即人类文明

的过度发展对人自身的异化，比如《在纽约》的

开篇：

在大都市，摩天大楼才是主体

楼群高大，森严，俯瞰着地面

地上活动的人类，不过是点缀

再比如《摩的司机》写年轻的小伙子在车流里

如鱼入水，车后“女郎低低的惊叫让他心里很受

用”：

但在接过娇嫩玉手递过来的五元车钱时

他满脸的青春痘都充血，胀得通红

更触目的当属《撞车》的结尾：

自行车象是一个摆设的道具

那辆汽车也似乎若无其事

只有那个人，慢慢地瘫软

最后四肢朝天

人是自然和文明之间的最大中介，自然孕育了

人类，人类又借助自然创造了文明，西人曾以自然

为人类的第一洞穴而以文明为第二洞穴，洞穴既是

认知上的目障，也为各种本体提供安全的庇佑，而

诗歌修辞的可能又以本体的不可能为前提，诗歌作

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与自然的非本体性注定是冲

突的，所有的诗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而每个

诗人解决困境的方法又不相同。比如米沃什就会

认同上面自然和文明双重洞穴的说法，他对诗歌的

著名定义———“对真实的热情追求（ｔｈ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真实”在他那里不是简单
的现实，而是意味着上帝［３］。同样称之为“上帝”，

诗人多多的处理则完全不同：“我年轻时总以为是

在同上帝面对面，但这种感觉并不恰当：如果你面

对上帝，你就没法写作；实际上你写作时，上帝就在

你之内，你就是上帝。但你需要等待，需要耐心，放

松，镇定，平和，你得将思想保持在高处并且融

入”［４］。多多的上帝应该不会是基督教的上帝，

“上帝就在你之内，你就是上帝”，这样的说法从基

督教看来无疑是渎神的。但是从“道”或者“佛性”

来看，多多的说法又容易理解：道不远人，道就在人

的身体中运行，自性即佛性。这一点，李少君的态

度显然接近于多多，他同样认为诗歌是“向道”的，

但他在诗歌中的具体处理又不同于多多。在多多，

对抗———词语之间的对抗、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对

抗———明显多于和解，李少君则是“在诗歌中化解

一切”，化解多于对抗。而化解，就仰赖文章开头提

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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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诗歌中的“神”，除了《神降临的小站》，

《神的家里》是明显的一例：

原野上星星点点的繁华

是神首饰盒里备选的饰品

山间流淌的那条小溪

是神饥渴时饮用的矿泉水

草丛中零零散散的一些小羊羔

是神最爱享用的点心

这是神的家里。在明净的天空下

万物一一摆开，供其挑选

包括那些寺庙、殿堂、白塔、茅草棚……

将羊羔视为“神最爱享用的点心”，以及“挑

选”“备选”这些有犹太—基督教色彩的词汇说明

李少君多多少少受西方的影响（除了《医院》最末

一句———“那些被时代列车碾过的残肢断体／独自
在角落里小声祈祷上帝的抚慰”———李少君的诗歌

再未提及“神”）。由于明确了中国人宗教感的缺

失而有意识地以诗歌代替宗教，李少君那里就隐含

了一个从雪莱到史蒂文森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传

统，前者认为诗人是未经承认的立法者，后者则以

一个罐子赋予田纳西荒野以秩序（《自道》：在荒芜

的大地上／我只能以山水为诗），当然这一秩序发生
在语言当中。语言转向之后，浪漫主义文学能否葆

有它曾经的活力，对中国当代诗人乃至西方当代诗

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从雪莱到史蒂文森，中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耿

占春曾经敏锐观察到“臧棣诗歌话语所遵从的不是

事物的秩序而是语言的秩序……对自然的感受力

不是生发在自然本身而是在‘山水诗’的语言秩序

之中。”［５］从“在诗歌中化解一切”这一角度考虑，

李少君和臧棣的诗学观点似乎相当，因为这句话可

以改写为“在语言中化解一切”。但与臧棣在《绝

不自然：我这样理解诗》（２００４）中对自然的驱逐不
同，李少君未在主观性上走出太远，而是学习古代

诗人，试图在主体和客体之间保持一个好的平衡。

这其实是自然与文明悖反的一个延伸，而李少君诗

歌中的“神”自然不是上帝，它是泛神意义上的

“神”，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诗神”，是根据诗人心

境和外在场景的不同给出的最佳语言秩序。比如

《抒怀》和《疏淡》的结尾：

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抒

怀》）

背景永远是雾蒙蒙的

或许也有炊烟，但最重要的

是要有站在田梗上眺望着的农人（《疏淡》）

给出的场景都是自然场景，但并不“是”，而是

“应该”。自然与生存于自然当中的人类宛若跷跷

板的两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南渡江》里

诗人每天都会去江边小坐：“会看了又怎么样？／看
了，心情就会好一点点”。《傍晚》里“父亲的应答

声／使夜色明亮了一下”。都是在自然的冰凉中加
入一些人的温暖。

李少君的诗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同心圆的

结构，这个结构要么像《雪国》，从外往内回旋，从自

然的荒蛮到内心的安谧，要么反过来，从内往外扩

散，比如这首《夜晚，一个人的海湾》：

当我君临这个海湾

我感到：我是王

我独自拥有这片海湾

它隐身于狭长的凹角

三面群山，一面是一泓海水

———浩淼无垠，通向天际

众鸟在海面翱翔

众树在山头舞蹈

风如彩旗舒卷，不时招展飞扬

草亦有声，如欢呼喝彩

海浪一波一波涌来，似交响乐奏响

星光璀璨，整个天空为我秘密加冕

我感到：整个大海将成为我的广阔舞台

壮丽恢宏的人生大戏即将上演———

为我徐徐拉开绚丽如日出的一幕

这和《神降临的小站》自然是异曲而同工，它们

都是由静而动，但动得尚不招摇，因为有静把持着。

比如《暴风雨之夜》里那个去窗口谛听的孩子，《初

春》里坐在院子中央读书的少年，《安静》里坐在小

板凳上发短信的青年工人。他的诗歌，处理得当的

时候会让人想起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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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弥漫，人不知所以，但是有树定在那里，像是一

个可以回溯的原型，系住漂泊的心灵。他另有一首

《野猫》我也喜欢，野猫其实是家猫失去家园后的命

运，因为照顾家猫的老人去世了：

每个黄昏，这只猫

都要跳到这条长椅上坐一会

主人在的时候，每个傍晚

它都是和主人在这条长椅上度过

她看书或叹气，它则安静地

蹲在一旁发楞或打盹

几年过去，它还保持着这个习惯

院子里的人也习以为常

它不受打扰地坐在那儿

仿佛老人还在，仿佛

老人的亡灵短暂重返

它要陪她一会儿……

在这里，“家”仍然是一个原型，“野”更像是一

颗环绕的卫星，不离左右。在这种普通中国人并不

陌生的亡灵不灭的传统里，自然与文明的悖反被处

理得更加亲切。相比之下，对自然与文明之悖反的

解决，比如《假如，假如……》，在力量上反而稍逊，

因为悖反的解决实际上要求自然和文明之间的恰

当比例，犹如《四行诗》：

不过，我的心可以安放在青山绿水之间

我的身体，还得安置在一间有女人的房子里

这颇有几分“山水几多娇，只为红颜笑”的气

势。《草根集》里，李少君更多关注山水诗，《深情

集》则聚焦在红颜诗，“草根写作”与“新红颜写作”

也是他这些年提出的两个诗学命题。其实山水诗

和红颜诗（如宫体诗）在古代确有深层次联系，中国

古代读书人的穷达二途，仕途顺达时湎于声色，失

意往往放身山水，但中间总有个通道在，这个通道，

在我看，就是中国的“知音传统”。李白有名句“相

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则有“我见青山多

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将山水女性化，视山水

为红颜知己。而“知音”的出处，在于苦于不被理解

而终盼被理解的苦衷。而这其中又隐含了一个悖

反，即女性在其中总是处在一个被观看的位置，像

“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一朝春尽

红颜老”，内中总有个红颜为谁展的问题。当然山

水不仅可以女性化，中国的传统里，男性化的山水

也是蔚为大观，典型的比如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山

水诗。黄宗羲曾言：“文人与山水相为表里，岂故标

致以资谈助也，其相通之处，非徒有精灵，实显体

状，此酬彼答，不殊形影”［６］。廖燕也说：“天下之

最能愤者莫如山水”［７］。这样说不免落入将女性和

男性本质化的窠臼，但无论是《圆圆曲》里的“冲冠

一怒为红颜”，还是《长恨歌》里的“君王掩面救不

得”，都是由于自然和文明之间的失衡，情感势能使

然。而“在当代诗歌的版图中来看，李少君的诗歌

应属江南一脉，气象氤氲而不乏超拔之相，温婉的

展开的同时往往会带我们进入幽深之境。”［８］在我

看来，李少君的诗歌是在自然和文明的悖反中努力

寻求二者平衡的尝试，诗神的降临帮助他探求这种

平衡，如同《春光》的结尾：虽然不过是坐在春风中

低头饮茶自吟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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